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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灵魂”
生态保护，城市里也很有必要

说起爱好，1988年出生的郭陶
然有着一个和年龄不太相符的“老灵
魂”。大家叫他“虫哥”，正是因为他
对自然、昆虫和生物的喜爱。

由于祖父援疆、父母当老师的缘
故，在新疆出生的虫哥从小生长的环
境便是与自然亲近的大院。虫哥不仅
养了好几百种昆虫，还会经常与院里
的生物老师“取经”学习、一块玩耍。

小学毕业后，虫哥就来到上海生
活了。在他的认知下，绿化环境好和
生态环境好这二者，是完全不能等同
的。“大面积的草坪反而成了‘绿色荒
漠’，种得太过密集的香樟林也是，树
叶遮蔽之后，底下没有其他生物生长
的空间，生物多样性很单一。”但与此
同时，大多数的本土物种却会被不明
就里地当做杂草清理掉。“如紫花地
丁，本是上海常见的本土物种，能当
中药用，治刀伤和创痛。被当做杂草
清理后，不仅它的数量减少，以它为
食的蝴蝶也越来越少了。”虫哥说。

虫哥其实对上海的乡土物种抱
着一种既痴迷又担心的情感。一方
面，由河口、湿地为建城源头的上海，
本该有相当良好的沃土供乡土物种
生长；但另一方面，对港口城市来说，
入侵物种的种类和数量是非常大的，
它们会侵占掉本土植物生存的空间，
更不用说修路、填平河道等城市化进
程带来的伤害了。

“说到生态保护，大家比较多想
到保护区和山区，但我觉得城市里的
生态保护同样很有必要。城市中的
很多做法是违反生态规律的，在未
来，这些都会成为隐患。”出于这一
点，虫哥于2013年成立了“城市荒野
工作室”，他们曾用两年的时间，在上
海调查、收集了150多种乡土植物。
采集地点多为上海的郊区，如在青浦

淀山湖一带湿地环境较好的地方，采
集到了如今在上海已很少见的龙舌
草，也会在松江的小山地形寻找一些
平地少见的物种。

“科普君”
改造绿地，1小时见20只螳螂

采集来的乡土植物种子或植株
怎么处理？虫哥团队现在在闵行浦江
镇有一块10亩的水稻田。除了种水
稻外，他们在稻田周边挖沟渠，在其中
引入采集来的乡土动植物。在这片人
工湿地中，栖息着泽蛙、金线蛙、饰纹
姬蛙等大量两栖动物，加上螺类、蚌
类，生物种类多达四五十种。“再举个
例子，”虫哥介绍道，“你能在这里看到
上海的一种原生鱼类，叫圆尾斗鱼，没
有花鸟市场卖的泰国斗鱼那么显眼，
但雄性圆尾斗鱼的背鳍在每年繁殖期
都会呈现出荧光蓝的斑点，我们繁殖
了很多，非常好看。”

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的工作并没有
为虫哥带来太多收益，但虫哥仍然乐
于当一个“科普君”，提高大众对这一
议题的认识。据悉，在这片稻田一整
年的开放活动中，家长可以带着小朋
友参加多达十几次的课程，不仅作农
业旅游之用，更重要的是观察从插秧
到收割的过程中，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同样地，虫哥团队亦对浦东一块
3000平方米的绿地进行了改造。与
稻田的湿地环境相比，绿地的生境类
型就偏陆地环境了。140-160多种
乡土植物共生在这片小小的绿洲之
中，连刺猬都自发前来。“1小时还能
观察到20只螳螂，和周边公园的环
境有很大的差异，”虫哥说道，“螳螂
是捕食性昆虫，它的数量多，就反映
了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是好
的。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会专门引
入某种生物的食物。如灰绒麝凤蝶
就吃马兜铃，我们就引入这种植物，
吸引蝴蝶过来。”

青年报记者：采集和培育上海乡

土植物的过程中，有什么讲究？

虫哥：采集本身没什么难度，但
你一定要认识这个物种。这不是看
书就会的，要通过丰富的实践。很多
人抱持着一种“给把土就能长”的错
觉，但实际上一些物种的生存条件是
非常特殊的。如一部分湿生植物，看
起来是长在水里的，但你如果只是简
单地把种子扔在水里，它便活不了。
一部分湿生植物的种子发芽时，需要
潮湿的环境，水位随雨水慢慢上湮，
它才能慢慢长大。

青年报记者：通过改造这两块地

的生态环境，恢复、重建健康的生态

系统，你希望传达给外界的观念是怎

样的？

虫哥：希望给更多的野生生物提
供栖息的环境，让这座城市始终是富
有生机的，城市的主人和这些生物共
同生活。通过我们这样的实践，其实
是可以持续地降低绿化养护和管控的
成本的，以此带动各级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包括整个行业做一些调整和改
变。去年，上海市规划院做了一个报
告，指出城市里的人很希望去乡村休
闲放松，体验和城市完全不同的风貌、
习俗。但现在，乡村也尽是小洋楼、柏
油马路的景象，没有特色，而本土动植
物则恰恰是具有文化符号的。

阿拉本地物种
还有哪些？

●卷丹：一种百合，是

上海的乡土物种，在菜市场

能买到的吃的百合。

●忽地笑：石蒜科植物，

黄色花，观赏价值非常高。

●桔梗：很多人知道它

是因为中药，或者动漫，其

实它也是上海的乡土植物，

花非常美丽。

●瓜蒌：我们吃的吊瓜

子就是它的种子。

●益母草：花有弧度，穿

在一起会变成一个圆，像戒

指，上幼儿园或小学的男生

会把它送给女生。我们在采

集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六十

多岁的上海人对此有记忆，

但年轻一代就不知道。

●无斑雨蛙：模式标本

采集就在上海。这个物种

最初被发现、采集为标本、

命名，就是在上海。据上海

野保部门的记录，无斑雨蛙

在三四十年前的稻田里非

常多见，当地村民甚至拿脸

盆装回家喂鸭子，但十几年

前便消失了。我们平常会

在公号上发文，呼吁大家提

供线索。前段我们去了它

的最后发现地（南汇一带的

村庄），向村民走访调查，希

望能有所进展。

郭陶然，人称“虫哥”。从小喜欢自然，养了好几百种
昆虫。他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城市荒野工作室”，致力于
城市中的生态保护和生态系统重建。两年时间内，他收集
了150多种上海乡土植物，并在浦东和闵行的两块实验绿
地、实验田中培育。让城市不再是荒野，是虫哥一直以来
的目标。 青年报见习记者 张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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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0后后““虫哥虫哥””
欲在都市造绿洲欲在都市造绿洲

让这座城市始终富有生机[对话“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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